
我偷偷砸烂了老师的便壶
我已经 62 岁了,自幼在封

丘县长大，9 岁失去亲人后，
吃、住、上学都在县福利院。
13 岁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
遇到了班主任王绍。当年王
老师 40 余岁，高大、英俊，教学
认真生动。

那时的我很淘气，性子有
点野。一天吃过晚饭，我背着
老师与两位同学一起到县城去
看电影《黑山阻击战》。9 点多
钟电影才结束，我们又步行了
3 公里的土路回到学校，一眼
看到了等在校门口的王老师。

王老师只说了句:晚了,赶紧回
去睡觉。

第二天午饭后，王老师让
我们三人站在校内一个石碑上
晒太阳。王老师批评说，没有
规矩不成方圆，不遵守校规，做
错事就应该勇于承担。我当时
觉得被罚站很丢人，趁着午睡时
间，偷偷把王老师的便壶底部砸
了一个小洞。第二天，发现便壶
漏了的王老师非常生气。

时隔不久的一天深夜，我
患重感冒，高烧不退，王老师连
夜背着我步行 3 公里到了县医

院。事后，我没有对王老师表
示什么，但内心很后悔砸烂他
的便壶，随之对王老师产生了
一种亲切感。

毕业离校时，我大哭一场，
主动说出了便壶之事，王老师
笑笑说，长大了，懂事了，以后
在工作中不要忘了学习，做一
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王老师已经去世，如果今
天还在的话，应该 90 多岁了，
每年教师节，我都会默默祝福
着天堂里的王老师。
市民记者 刘洋

红专社区

怀念一支旧钢笔
教师节里，这个题目有点

怪，好像跑题了，其实我是想怀
念一下我的一位老师，初中的班
主任。而想起他，总会想起那支
我上学时用过的一支旧钢笔。

幼时家贫，到了初中，我总
算有了自己的钢笔，一支别人
不用的钢笔，笔杆严重褪色，笔
尖磨歪了，打钢笔水总是不
满。就这样一支旧钢笔，让我
爱不释手。

一次自习课上，班主任从
我身边走过，正在埋头写作业
的我完全不提防，手中的钢笔
突然被他拿去，我一怔之下，心
里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同学们，你们先停下来，
看看这支钢笔什么样子，张彬
就是用这样的笔还在刻苦学
习，你们中不少人呢，父母为了
让你们好好学习，要什么都是
给最好的！”讲台上，班主任拿
着那支旧钢笔还在继续说着，
坐在座位上的我却红了脸，我
当时心里埋怨班主任小题大
做，甚至还有点怨恨他拿我来

“示众”，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
出丑。

有一段时间，班主任和妻
子带着刚出生的宝宝租住在我
家的隔壁，我发现这一情报后，
整天心里有点惶惶不安，害怕
班主任也发现我和他是邻居
后，去我家家访。我在班里成
绩还不错，但也有不少毛病，比
如上课偷看武侠小说，和同学
交头接耳什么的。

有一天，晚归的我一进门
就看到了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班主任正抱着宝宝在我家里，
我当时心想这下子班主任没少
告我的状。见我进门，班主任
笑着和我打招呼，让我赶紧吃
饭，起身回去哄宝宝睡觉了。

班主任走后，父母说他平
易近人，夸我学习自觉，成绩一
直不错，将来一定能考上不错
的大学。

至今，回忆起初中的班主
任，脑海中总会同时出现那一
支后来不知去向的旧钢笔。
市民记者 张彬

他让我爱上了语文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不太喜欢说话，但我打小就喜
欢读书，上学的时候尤其喜欢
语文，如果要我在美女与语文
中任选其一的话，我一定会选
择语文。但一直令我不解的
是，我是如此对之痴迷，然而我
的语文成绩却一直不佳，时高
时低，每次考试都会拉我的分，
相当令我无奈，甚至还被同学
嘲笑为“连母语都学不好的呆
子”，直到遇到张立峰老师，这
一切才开始发生了转变。

张老师是我高三的语文老
师，他的个子并不高，黝黑的皮
肤，样貌十分普通，但就是这样
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让我重
拾对语文的自信。张老师上课
十分幽默，从不古板，他的每一
节课都让我们感到快乐。依稀
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首
先，他先在黑板上写了三句诗

“会挽雕弓如满月”“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大家十
分不解，纷纷猜测老师是否对杜
甫和苏轼的诗情有独钟？接着
张老师揭开了谜底，每一句诗对

应着他名字中的一个字。高三
的语文课就是在他这样别开生
面的开场白中拉开序幕。

张老师说，一个人，哪怕再
有钱，但他如果读书少或不读
书，人生就没有充实的文化底
蕴，那么他的素质就不会高，即
使生活再富有，精神上也是贫
瘠的。他每次上课前都会给我
们讲一首古诗，每周二的语文
课是我们的读书课，喜爱我国
四大名著的他都会忍不住为我
们大声朗读其中的精彩片段，
并尽量按照当时的环境转换人
物的语音语调等，不仅声似，神
态更像，如果闭上眼睛的话，你
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个人。

也正是有如此良师，我更
加地爱上了语文。

转眼间，离开高中已经两
年了，进入大学的我依旧不曾
忘记张老师的话，时刻想着读
书。我真想再回到那时的课
堂，聆听张老师的讲课。在教
师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
对张老师深深的祝愿，愿老师
一生幸福。 市民记者 李成健

寇爷、标爷二三言
寇爷和标爷分别指我大一

时的高等代数老师寇福来先生和
数学分析老师颜振标先生。当时
我们同学觉得，称呼两位教授

“×老师”太生硬，“×哥”太流气，于
是便对他们冠以“爷”的称呼。

我的字丑，从小学到高中，
所有老师都这么认为。一次上
课，标爷走到我座位前说：“孙
赟啊，注意一下你的书写。是，
认真一点还是会好一些的嘛。”
一个你不写作业都没必要说你
的学生，老师让你把字写好一
点，那你还能不认真写吗？

“我们原则上不允许任何

一个‘次品’流入社会。”寇爷对
我们说。有一段时间，我们专
业部分同学面对越发艰涩的课
程，学习态度出现了问题。面
对这一情况，寇爷说：“无论教
室里坐着一百位同学还是一位
同学，我都会一如既往地讲课。
你们放心，我的积极性不会受到
任何影响。”这话乍听起来似乎
是安慰我们，但我觉得这其实是
寇爷在排遣自己的失望。

“如果一个教师很有威信，
那么他的影响将在一些学生身
上永远存在。所以一名教师的
一举一动都处在世界上最严密

的监督之下。”这句话是寇爷在
一次课前说的，我觉得从某种
程度上讲，寇爷的这句话要比

《高等代数》任何一节的知识都
更有价值。

写到这里，又不禁想起标
爷的一句话：“我们数学专业的
学生和其他专业的学生的确不
一样，他们课余可以带着女朋
友逛个街、散个步，但我们没这
个时间。我们就是要屁股坐在
板凳上——遁入空门须念经。”

愿已至耳顺之年的寇爷、
标爷身体健康。
市民记者 孙赟

我高一时的班主任，姓苏，
教化学，是一个面慈目善的中
年男人，同学私下里都亲切地
称呼他“老苏”。

老苏脾气很好，从没对违
纪的同学大吼大叫过，无论是
有同学屡次迟到，还是宿舍违
纪，甚至打架、喝酒。他批评同
学时，我们都能看到他的克
制。我也被批评过，或者只能

算是聊天。老苏总是轻声细语
地讲一些很实在的话，把道理
说清楚，就放你回去。直到现
在，我都记得“聊天”之后，自己
走出老苏的办公室之后流下的
眼泪，里面有羞愧，有醒悟，有
感动，更有决心。

作为班主任，老苏时常在
班会上跟我们谈为人处世的
道理，每次都是相似的神态和

语气，我们却也不觉得烦，反
而被老苏身上的某种东西吸
引。现在想来，那种东西就是
人格魅力。

与老苏分别至今的 6 年
间，偶尔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心
中总会浮现出老苏淡淡的笑和
语重心长的话语，还有他那为
我们日夜操劳而过早斑白的头
发。 市民记者 孙赟

好脾气的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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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听，您看，您说……自己的，身边的故事
成为晚报的市民记者
我们给您一个平台，和您一同记录生活的点滴

市民市民
记者记者

老师，节日快乐！

一辈子做老师挺幸福
记得走上讲台那年的教师

节，那天我走进教室，一个女生
捧着一束鲜艳的玫瑰递给我：

“老师，今天是您的节日，我奶
奶让我把这束鲜花给您。”我听
了非常感动。一个不相识的老
人，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
还记得我这个 20 多岁的小伙
子，我真的很感动。

读高中时，给我印象最深
刻的老师就是我的英语老师

路绪峰老师，他的循循善诱
和渊博的知识影响了我的一
生，是他让我喜欢英语这门
学科并且一直到现在。我依
稀 记 得 在 他 众 多 的 学 生 里
面，唯独对我疼爱有加，他总
是在课堂上提问我背英语单
词、课文，课下向我传授学习
的技巧和方法。

如今我能成为一名教师，
其中也不乏当年他教诲我的功

劳。那时就有个念头一直在我
心中，一辈子做个老师，也是挺
幸福的事情。当这个念头在我
脑海中萌发之后，我学习倍加
努力，终于如愿考上了理想的
师范学校。

现在，我也是一名老师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路老师，
我最尊敬的人。正是他，指引
我走向了成才之路！
市民记者 李庆华

郑州树人中学


